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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过房爷娘"后人收到钱款和股权变更的字据#!"岁周吴虎完成了 #$年的心事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家里没一个人
想过“吞”钱

! ! ! !周吴虎住老工房的五楼#

没电梯$ 家里还是几十年前的

老装修%老家具$ 天很冷#家里

没开空调#老两口衣着朴素#周

吴虎用的还是老式手机$

周吴虎和老伴一个月退休

金加起来近 %&&&元$ 他说#两

个老人用用够了$

周吴虎有三子一女# 都是

工薪阶层$对于老父亲 #$年孜

孜不倦寻找!过房爷娘"后人的

举措#儿孙辈都很支持$周吴虎

说#儿子开着车陪他去找#儿媳

妇给他出主意# 家里没一个人

有把这笔钱!吞"了的心思$

说起来有趣# 牌楼村 !拆

村"#周吴虎自己一分钱也没分

到#因为他是!工人"身份$周吴

虎说&!该我拿的#我拿下'不该

我拿的#一分也勿要$ "老人说

这话时# 用力地摆了摆手#!我

#'(' 年入党#老党员了#觉悟

还是有的( "

周吴虎 !"岁了#还被居民

推选为业委会副主任#!我讲年

纪大了#不做了$可是我得票还

是最多$ "老人很自豪$

本报记者 鲁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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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拿的，我一分也勿要”
!过房爷娘"有笔遗产在周吴虎手上#他花 !"年找到他们的曾外孙$$$

! ! ! ! !"年前代领五万
元补贴

周吴虎老人今年 !"岁，家住徐
汇康健新村，说起“过房爷娘”的这
笔遗产，话就长了。

周吴虎是徐汇区华泾镇牌楼
村人，很小的时候就没了父亲。母
亲拉扯他长大，日子过得艰苦。隔
壁一对夫妻见他们孤儿寡母，就时
常接济母子俩。这对好心夫妻只有
一个女儿而且早已出嫁，干脆就认
周吴虎做了“过房儿子”（上海话#

指干儿子）。
#$$!年，徐汇区华泾镇牌楼村

因为市政建设“拆村”了，村民们根
据农龄可以分得一笔“拆村费”和新
成立的牌楼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
周吴虎陪妻子领了她的那份后，村
干部叫住了他，让他把已经去世几
十年的“过房爷娘”的那份也领了。
“过房爷娘”各有 #"年的农龄

补贴，两人加起来有 %万多元，这在
#$$!年可是一笔巨款，此外还分得
#&股牌楼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周
吴虎问村干部：“‘过房爷娘’有后代
的，为什么给我？”“找不到侬‘过房
爷娘’的后代，侬先领下来，找到了
再转交给他们。”
“先在我这里摆摆。”周吴虎只好

代领下来。

尝试各种方法仍
无音讯

周吴虎管“过房爷娘”的女儿叫
“大阿姐”，“大阿姐”家在法华镇路，
和姐夫在弄堂口开了个粮铺，“大阿
姐”的女儿比周吴虎还大两岁。

周吴虎最后一次去“大阿姐”
家，是去参加“大阿姐”的葬礼，在这
之前，姐夫已经过世。此后三四十年
就没有了来往。

周吴虎记得“大阿姐”的女儿嫁
到南京，有两个孩子放在外婆家养。
周吴虎去“大阿姐”家做客还碰到过

两个小孩，记得他们叫“龙龙”“云
云”。“当时他们就四五岁的样子。”两
个孩子管周吴虎叫“公公（舅公）”，虽
然他那时只有二十来岁。
刚开始，周吴虎觉得找到“大阿

姐”的后代不难，去趟法华镇路就行
了。“我记得弄堂口有老虎灶，从老
虎灶旁边穿进去，里面住了很多人
家，‘大阿姐’就住在里面。”周吴虎
说。可是，当他跑到法华镇路一看，
顿时傻眼。哪里还有当年的粮铺、老
虎灶？这里早动迁了。
周吴虎没读过书，他只记得姐

夫姓“'()”，但是哪个“'()”，不知道。
他在法华镇路来回走了好几遍，却
丝毫找不到当年的痕迹。见了年纪
大的人，他就问“认不认老早在这里
开粮铺的 '()家？”得到的回答统统
都是“不知道”。
没办法，周吴虎想找村干部把

“过房爷娘”的那份遗产退回去。村
干部说：“你找不到，我们更找不到
了，还是你留着吧。”

为还钱跑了一趟
又一趟

周吴虎去找法华镇路上派出所
和居委会。刚开始，对方不让他查档
案。周吴虎先去自己居住地的街道
开了证明，说明身份和查档案的原
因，再去法华镇路找。
一趟趟跑，法华镇路上两个派

出所，两个居委会都被周吴虎跑熟
了。接待的工作人员得知他找人的
原因后都挺感动：“还没碰到过这样
大老远一趟趟跑来送钱的呢。”可
是，派出所和居委会都帮不上忙，因

为周吴虎掌握的信息太简单了，只
知道老虎灶、粮铺、两个孩子的小
名，没有门牌号，没有具体姓名，没
法找。
后来，周吴虎在儿媳妇的帮助

下，查到当年老虎灶位置在法华镇
路中段，他推算“大阿姐”家的门牌
号应该在 *&&+%&&号之间。范围缩
小后，他就在这两百个号之间搜索。
他请做过警察的朋友帮忙找，请街
道的律师帮忙找。他跟律师说“侬帮
我寻寻看，寻不着我铜钿照付”，律
师则给周吴虎“普法”：“如果找不到
‘过房爷娘’的后人，你也是有继承
权的。”周吴虎叹了口气：“伊拉有后
人的，这铜钿我不好拿。”

立下遗嘱!找不到
就捐掉"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周吴虎没
有停止过寻找“过房爷娘”，哪怕有
一点点线索，他也要去一趟。刚开始
他乘公交车去，年纪上来了，儿子怕
他路上有闪失，就开车送他去。
偌大的上海，茫茫人海中要找

一个失散四十年、只知道小名的亲
戚谈何容易。执著的老人抱着希望
一次次去法华镇路，却一次次失望
而归。所有的线索都试过了，能想的
办法都想过了，周吴虎说，为了找到
“龙龙”“云云”，他还向电视台、电台
的热线节目求助，结果被对方婉拒。
原先同村村民的风言风语传到

周吴虎的耳朵里，“有人说你要‘吞’
掉‘过房爷娘’的遗产呢”，这话令周
吴虎心情沉重，但他选择了沉默。
“我好讲啥呢，跟他们讲今天去找过

了，明天打算再去找？！”
他把“过房爷娘”的 %万元存了

定期，存的是一年期，心想一旦找到
“过房爷娘”的后人，拿出来损失小
点。周吴虎不识字，但每次利息收入
都要记下来，写得清清楚楚，“到时
候交接起来清爽。”

周吴虎足足找了 % 年，毫无
结果，老人不禁失望。年纪越来
越大，生怕自己有生之年找不到
“龙龙”“云云”，于是他召集了自
己的三子一女，开了家庭会议：
“等我和你们妈妈不在了，把这笔
钞票和 #& 股股权捐了，捐给困难
人家，阿拉不要。”子女一致同意
父亲的决定。

从老同事处得关
键线索

在周吴虎逐渐放弃寻人行动之
后，去年底，老人在家整理旧物，发
现了一本旧电话簿，其中一个老同
事名字让他一激灵，这个老同事的
丈夫以前在“大阿姐”的粮铺里当过
学徒的，不知道会不会有线索。

按照电话簿上的号码打过去，
巧了，这么些年这家人的电话没换。
对方是个热心人，马上叫上了丈夫，
令周吴虎喜出望外的是，居然认识
“龙龙”的妻子。原来，解放后“大阿
姐”的粮铺并入粮食局，老同事的丈
夫和“龙龙”妻子做过几年同事，但
也几十年没联系了。

找了十几年，这是最有价值的
线索了，怎么能放弃呢？周吴虎
“盯”着同事丈夫，让他通过其他人
帮忙联系。可“龙龙”妻子退休很多

年了，到哪里找呢？同事丈夫说自
己有单位人事科科长的电话，要不
打电话试试，也许他有退休人员的
联系方式。
问到了“龙龙”妻子的单位和名

字，这下顺利多了。周吴虎打电话给
人事科长，对方很快就把“龙龙”妻
子的联系方式给了周吴虎。

十几年总算睡了
踏实觉

找了十几年，拿到“龙龙”家电
话的那一刻，周吴虎说不出有多激
动。他拨通了电话后，出现了开头那
一幕。第二次再打过去，对方还是
“啪”地把电话挂了。周吴虎说，不记
得打了几回，终于对方听他说话了。

周吴虎问“龙龙”，还记得法华
镇路外公外婆家吗，还记得牌楼村
太太)曾外祖母*家吗。刚开始以为
碰到骗子的“龙龙”终于相信电话里
的长者是自己的“公公”（舅公）。原
来“大阿姐”丈夫姓“靳”不姓“金”。
周吴虎不识字，只记得读音，苦寻了
这么多年。
今年年初，“龙龙”夫妻俩上门

来了，几十年没见面，大家都老了。
周吴虎将 #,年来保存的存款、利息
和分红一共 - 万多元交给了“龙
龙”。随后，周吴虎又和“龙龙”一起
到牌楼实业有限公司办了 #&股股
权变更手续。据说，现在 #股就价值
%万元，还每年都有分红。周吴虎
说，今年这 #&股的分红是 -&&&元。
周吴虎老伴说，这件事办妥后，

老头子就跟卸下了一副重担一样，
睡觉都睡踏实了。

本报记者 鲁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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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侬太公太婆有一
笔钞票在我此地，想帮
侬送过去++”“骗
子！”没等周吴虎说完，
对方“啪”地就把电话
挂了。

昨天，耄耋老人周
吴虎讲起他花17年时
间，费尽千辛万苦找到
“过房爷娘”)上海话#

指干爹干妈*的后人却
被对方当成骗子的一
幕时，爽朗地笑了。


